
冬陽 

 

朋友，我今天要用子彈打穿你的眉心 

一切的終結是冬陽流出鮮血 

 

冬日，陽光斜打一條雲線 

「慾望當只對花兒低頭」你說 

在字與聲音間，日光在堅持著 

日光。想像抽解成赤裸的想像 

蝴蝶燙金的漁網深淺於河的水面 

拍動時，脫離了陰影，也脫離了翅膀 

 

遠方的港埠有一輪船煙 

正升於水平面。煙跟雨 

棺槨了兩顆反覆搏動的心 

神的眼淚在上面靜靜地流 

我們看那大船自昏黃敗絮中啟碇 

冬陽如炬，船首傲然地直視 

 

「春——天」，是否只存於另一個世界 

時間自你的聲音延宕，隻手棲在一個早晨的 

書頁飽漲。我試圖安置一片葉子的不可替代 

落下的必然。美，當不是一種錯覺 

動搖晃蕩，我們起初不斷地追尋 

如鐘擺。而死亡才是一切的開端 

 

陽光在心頭凝成一面鏡 

我俯身捧出自己的身影 

時間被鑄進掌間的鎳幣 

打住、上拋、翻轉整個圖景 

敵人的臉是朋友暗魘的笑靨 



「花」本身就是慾望的形體 

我反駁：冬陽是贗品，我渴望終結 

 

以想像涉事，以字詞創世 

時間跨過一滴露水滴落的聲音 

朋友，我將打穿你，打穿太陽的眉心 

槍眼對準，一觸即發，一觸 

即潰，而我最後在你焰火縮放的瞳孔 

看見了自己的身影閃滅。冬日的陽光 

斜打我們的側臉。你曾在早晨為我讀一首 

關於春天的詩。呼吸是越來越輕⋯⋯ 

 

我變得越發靜默而天空在吶喊 

我想像，蝴蝶翩翩 

明滅地複印自己的影子 

影子是飛濺裂變的千萬人稱 

人稱細看是密麻的日斑劇烈顫動 

不斷地簇簇生殖而遂被收束 

在冬天。萬物被你熠熠的雙眼 

淬火成我帶血搏動的心，春天 

你正幸福，且決絕地長袖善舞 

 


